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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临走，他叫了我一声
“丽琼大姐”！

共事以来，!" 年了，
他一直直呼我的大名。突
然一声“丽琼大
姐”，顿时让我
潸然泪下、悲从
心生！

#$ 天前（%
月 &'日），无情
的病魔夺去了新
民晚报的好记
者，我的好同事、
好兄弟王亦军年
轻的生命。
亲友同学同

事们的痛惜悼念
文字纷至沓来，
大家众口一词：
亦军 博 学 、厚
道、坦荡、低调、
细心、诙谐、快
乐、才思横溢、
文字精妙、与人
为善、讲义重
情、充满活力、
傲骨仁心、不随
波逐流、生活颇有情趣、
好人呐……这些文字，正
是共事 (" 年他给我留下
的印象。他的记者发稿一
直署名“王亦君”，毕业自
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
业的他，对传统中国所称
“君子”的才德仁义修养
等内涵自然有着丰富精
准的理解，“君子”是他一
生自律和追求的境界。
他的低调、不事张扬

少有人能企及。他曾获江
苏省优秀团干部称号，他
所在的球队曾获江苏省中
学生足球比赛冠军，他是
当年常州市的高考文科状

元，他曾担任北大中文系
学生会主席，他和中国足
球的许多知名人士、中国
体育新闻界的不少“大牌”

记者都是莫逆之
交……他的这些
足以作为谈资的
历史，我这个老
同事居然在他身
后才听到。他的
祖母是江南望族
钱氏家族的闺
秀，也是前些年
我翻看他给父亲
整理的传记，才
偶然知道的。
他是个只知

奉献不求名利的
人。他被徐世平
等当时新民晚报
体育部的几员
“大将”在各大媒
体众多体育记者
中选出，并成功
游说“转会”本报
北京记者站时，
已在业界和球迷

中有着很高的知名度，但
他却没有丝毫的恃才傲
物。除了继续以极大的热
情报道足球和各类
体育赛事，他还欣
然接受时政、经济、
文化、社会等各方
面新闻的采写任
务。每当有路远、天气恶
劣、时间紧、难度大的采
访，每当站里有采访以外
的事务性杂事，他都会主
动开口：“我去吧”。他对笔
下的文字精益求精，却从
不关心申报奖项，因此很
多好稿无缘新闻奖。一些
重大采访重大活动完成后

报社给记者站奖金鼓励，
他从不问数额，分给他多
少就是多少。
他对足球和体育的酷

爱常令我这个“体育盲”觉
得不可思议。($"'年他大
学毕业时，北大学子还是
就业市场上的香饽饽，在
他面前有中石化等几个央
企、学术研究出版机构、机
关可选择，他却毫不犹豫
选择了中国体育报，从此
矢志不渝、乐此不疲地坚
守在足球及体育新闻采写
的职业生涯上。有时他意
犹未尽谈论起他的某篇得
意稿子，却见我对某球员、
某教练的名字一脸茫然
时，他总是显得很无奈。他
的办公室里挂着一百多个
始自 ($""年的采访证，遇
到我女儿好奇翻看，平时
话不多的他会指着一个个
他精心挑选留下的证件，
饶有兴致地给她讲述以往
各种赛事。
他还是个好儿子好丈

夫好爸爸。他的母亲在他
&)岁时去世，后来继母进
门，他对继母恭敬有加。当

他的住房刚有所
改善，就立即将父
亲和继母接到北
京同住，直到两位
老人不习惯北方

生活执意要走。继母去世，
他携妻儿全家请假奔丧。
年复一年，除非加班，他所
有的节假都在家乡陪伴老
人中度过。到傍晚下班时
间，会见他敲着敲着键盘，
看看手表便关上电脑。问
他“稿子写完了？”他常答：
“先回家买菜做饭，晚上再

接着写。”他身上透着北方
人的豪爽粗犷，可是一见
儿子，就变回了温和的江
南人，我和同事曾在背后
笑他：“一见儿子，他的眼
神、语调都变了，透着温
柔。”他对儿子的人生嘱咐
仅仅只是：身心健康，向
上，乐观，担当，有一份能
够支撑独立生活、最好还
是热爱的工作，有一个和
美的小家庭。这其实正是
他在当下喧嚣浮躁的社会
中所做的人生选择。

*)(*年 +月底，我第
一次从他那里听到“骶部
脊索瘤”这个陌生的医学
名词。从此，他开始频繁进
出医院，两年做了五次大
手术以至高位截去左腿。
我和同事去医院探视，几
次见到刚做完检查或清创
出来的他因剧痛而大汗淋
漓，但从没听到过他哼一
声，常常是边朝我们笑笑
边着急地说：“医院这么
乱，叫你们别来了，怎么又
来了？”他给妻儿留下两张
记得密密麻麻的 ,- 纸，
要他们记住去看望过他的
各位亲友同事并致谢。他
还深情地说，到新民晚报
“将近 ("年来，尤其是这
两年生病后，报社诸公关
怀备至，着实待我不薄，我
铭记在心！”

八宝山告别那天，我
们估计前来的亲友不会超
过 ())人，因为报社总部

在上海，他的家乡在常
州，许多人因为工作无法
分身，只能以花圈、唁函、
挽联表示哀悼。谁承想，
(%)支黄白菊鲜花很快被
取光，数量远远不够。更
没想到的是挽联之多，印
象中只有京城文学、文化
界名人的告别仪式堪比，
令现场布置张挂一时措
手不及。告别厅内外的氛
围更是让人难以承受的
沉重哀伤。
他是我工作过的 '个

单位中唯一一位共事长达
("年的同事。回忆与他共
事的点点滴滴，都是温暖
感人、高尚纯粹、勇敢自尊
的细节。正如中国足协副
主席、曾担任国际足联执
委和亚足联主席的张吉龙
先生在他的告别仪式上致
的悼词中所说：“亦军没有
留下辉煌显赫的业绩和成
就，只留下了做人做事的
榜样。他对中国足球新闻
宣传有着一份看似普通但
又不可或缺的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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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最近，关于中国“./012 3456（第一夫人）”访韩时的
造型的评论，提醒了我们一件事，穿着不是一个女人的
全部。
韩国女总统朴槿惠曾以“绝望锻炼了我”作为自传

书名，这位独身主义又做派强势的女总统或许没有料
到，自己会受穿衣打扮磨炼。但这种比红毯造型更为高
端的巅峰会面，对女总统而言，并不简单。因为红毯秀
可以天马行空花样百变，而前者只能在符合庄重的标
准下，小心翼翼。任何关于品牌、颜色、款
式都会被解读出无限涵义，这已经不是
一场关于配色和搭配的游戏，而是将一
国文化传承和家世生平志趣都穿着在身
的精妙实验。
在这场名为第一夫人成为时尚偶像

的实验中，一方面，时尚正以润物于无声
的影响力为政治注入更多柔和色彩，而
另一方面，所有关于裙长、印花、盘扣、襟
花、渐变色的关注远远胜于当事人本身。
人们在津津乐道双方在穿着上的高下
时，忘记了女总统的第一要务并不是在
形象上。
当然，关于时尚外交的故事亦是周

而复始。比如米歇尔·奥巴马对印度裔设计师 74889

:;4<和华裔设计师 =41>< ?@的推崇未尝不是得益于
杰奎琳·肯尼迪·奥纳西斯做派的启发。又比如泰国总

理英拉·西那瓦身上多变的套装总是植
根着权力套装（A>B80 1@/2）的借力，这位
美女总理总是担心别人忽视她的施政实
力而摒弃了过于女性化的着装，成为套
裙的坚实拥趸。

相较于西方的政治传统，亚洲的第一夫人们曾经
一度被定为在距离丈夫三步之外亦步亦趋。所以，如
今点滴的改变也显得格外动人。在日本安倍内阁支持
率一路下滑的危机情况下，首相夫人安倍昭惠以都会
职业女性的干练形象定位为丈夫拉回不少支持率，她
开设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012 3456”博客，名为“微
笑对话”（C9/D8 24DE），大方宣布自己当过 F=，开过居
酒屋，并自称是裴勇俊和朴龙河的粉丝。这些听上去
非常不优雅的爱好却成为吸粉的秘密武器，不高明，
但有效。

早在魏晋那个爱好美貌的年代，姿容几乎就是软
实力———新会蒲葵和掷果盈车便与谢安的名士风流
并列为一种美谈。这种从古至今的，群众对于名人外
表的关注，对朴槿惠来说是另一种“锻炼”。不过，尽
管大多数人一开始会喜欢显而易见的那个你，人格
魅力的价值仍是无可估算，这也是朴槿惠的民众支
持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是这位女总统于政坛的
“立身之本”。

中甸的夜
魏梦晓

! ! ! !我旅行中去过很多冷清的小
镇，每当来到这样的地方，就会恍惚
间觉得自己回到了中甸的镇上。对，
中甸的一个镇上，就是刚被大火烧
掉的那个“香格里拉”。
那是我度过的最冷的一个夜晚

之一（直到后来被稻城的零下二十
几度打破），天黑之后气温便逐渐下
降到零下十几度，许多店铺都已经
关门，而店铺背后小巷里的人家，更
是重门深锁。我跟先生在街上随意
兜转着，那时候香格里拉还没有像
后来那么火爆，街上非常冷清，迎面
而来的都是像我们一样冻得直哆嗦
的人。实在太冷太饿，便跑到一家以
火塘命名的店里吃东西。那大概是
我人生最简单的火锅：土鸡和松茸，
和最后加的一点绿叶菜。一个铸铁
锅放在火塘上，预先用高压锅压熟
的汤倒进去重新加热，我们俩就这
样看它慢慢地滚，然后慢慢地吃。三
者皆是鲜物。土鸡应当真是土鸡，因
为在那个地方，养土鸡比建立养鸡

场笼养成本要低得多。松茸不必多
说，不知名的绿叶菜因身处高原，日
照时间长，也格外生翠鲜美。
那夜我们说了什么？我早已忘

记了。只是记得，在火塘边坐着实在
是很暖和。还深深记得隔壁一桌有

两个中年人，一个先在讲他在西安
如何处理一条羊腿，另一个就讲起
他在甘肃如何处理一只整羊。后者
真是个妙人，语言表达能力极强，寥
寥数语，不但充分交代了处理工序、
产品性状，更将那种烤物时吱吱冒
油的焦香气，与内里嫩得出水的口
感讲得活灵活现。我就这么听着，拿
它下饭。
镇上有个白塔，白塔旁边停了

一辆汽车，站了一个身穿红色风衣
的女子。她双手合十，站在那里很

久。当我转了一圈回去她还原样站
在那里。那天月亮很亮，我能看到她
低头、闭目、凝神的样子。她在祈祷
什么呢？还是在忏悔？抑或只是为了
表达虔诚？
我不知道。一个人岂能懂得他人

的世界，他人经历过的纷繁复杂的缘
和结。可我记得，那样冷的夜晚，她站
在冷冷的月光下，穿着一身鲜红的
衣裳，双手合十，如同雕像。
我们住的客栈是个小院，房间

很大，所以更冷，开了暖气也不管
用，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半夜也不
知道是几点，听到楼下传来敲门声。
G点早起一看，门外多了两辆车，大
约就是半夜客人的车了。
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从哪

里来，也不知道他们将往哪里去。只
是在那个很冷的夜
里，他们带着一身疲
惫和倦意，敲开了我
住的客栈，在冷冷月
光下，惊破了我的梦。

珍惜你的网名
吴汉玲

! ! ! ! 在网络上行

走!大都使用网名"

网名无须报户口!

想咋叫就咋叫" 有

些人视网名如草

芥!恨不得一天换几个!换得连自己都糊

涂了"有些人视网名如儿戏!专拣让人捧

腹的名字起! 什么 #卖女孩的小火柴$%

&骑着上帝去流浪$%&一脸的美人痣$等'

但也有一些人礼遇网名! 不亚于真实的

姓名!这些人在网上很注重自己的形象!

不会像泼妇般谩骂%不会如狐狸似算计!

更不会竭尽造谣中伤之能事"

!年前!我刚学电脑打字时!便怀着

好奇的心情去网聊" 那时! 半天打一个

字!令很多网友不爽" 有一次!我跟一个

人聊天!还没聊两句!他就说(&你打字像

小脚老太太走路!把打字练好了再来吧) $

说完拔腿走人了"那

一次! 让我很受伤"

于是! 我就取了个

&慢慢聊$的网名"意

思是(&本人打字很

慢!愿意聊就聊" $自从取了这个&慢慢聊$

以后!再也没有人嫌我打字慢了" 从此!

&慢慢聊$就成了我的固定网名" 在论坛

上!在博客里!甚至在报刊上!我都使用

这个网名"尽管我现在打字速度快了!但

是!&慢慢聊$ 这个名字里蕴藏的那份淡

定%悠闲%从容!让我越来越珍爱它"

在现实世界里! 我有一个姓名*同

样!在虚拟世界里!我也只

有一个网名)在我看来!珍

惜网名!尊重自己的&命名

权$!也算是对自己+对他

人的一份尊重吧"

莲园 成 健

! ! ! !我居住的这座城市有一条路叫
毓龙路，毓龙路上有一座公园，过去
叫毓龙公园。公园不大，约 -)亩地，
名不见经传，绝不敢与苏州、扬州的
园林相提并论。一段时期，公园大门
两侧开了饭店、酒吧，园子里面也被
割据，其中一大块平地用铁丝网圈
起来，变成了露天的灯光网球场。那
时候，去这座公园游玩或锻炼的人
并不多，群众认为那是有钱人的娱
乐场所。
两年前，政府取消了毓龙公园

里里外外的那些承包经营，将它改
建成廉政文化公园。人们简称它“廉
园”。园里增设了许多以尚德
昭廉为主题的景点，教育是
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还园于
民了。公园的大门永远开放
着，周边群众从此有了一个
自由的休闲空间。夜幕降临华灯初
上时分，只要天气晴好，公园的东门
和北门就分别聚集了一群群妇女，
排列成偌大的方阵，随着喇叭播放
的音乐翩翩起舞。男人们多半是在
青砖铺就的曲径上快走或慢跑，一
圈下来估计两三里路。也不乏打太
极、耍花剑、抖空竹的。
进北门有一座小土山，拾级而

上不足百步台阶，山顶一座飞檐翘
角的凉亭，登临可环顾四邻小区的
高楼。小山东面是一汪池塘，里面荷
叶田田，若是夏天最好，花香四溢，
沁人心脾。因为这些碧莲的缘故，我
又把廉园唤做“莲园”。

每到晚上，小山总是幽静黯淡
的，山坡上树木葱茏，石阶上树影斑
驳。夏秋时节可闻草丛中虫鸣唧唧，
年轻的恋人喜欢上山拣个偏僻的地

方。热闹的气氛主要是在平
地上流淌交汇，有时左耳边
飘过的是北门口舒缓的调
子，右耳里却灌进了东门口
强劲的音符，但来这儿的谁

都不会嫌嘈杂。要说最热闹的，当数
周末晚上看戏。没有戏台，只是在园
子中央小坡上的一个亭子里演出。
亭子叫“廉德亭”，结构方方圆圆，寓
意是做人要方正、做事要守法。亭子
里的地面其实很小，仅约十平米，不
单是演员在里面表演，还有五六人
组成的乐队，文场武场俱全。观众便
密密匝匝将亭子团团围着，里三层

外三层，最多时有六七百人。或许是
为了方便看戏，廉德亭专门安装上
十盏筒灯，入夜亦可亮如白昼。
戏是地方戏，也就是淮剧。这种

民间演出由几个热心票友自发组
织，所需费用也有他们设法筹
措———好在据说不必很多，观众们
是不用掏一文钱的。演员则大多是
些票友，也常有剧团的专业演员应
邀前来客串。观众当中每每有人技
痒难熬，主动申请一试身手，也会赢
得一片鼓励的掌声。票友和观众以
中老年居多，他们迷上老淮调几十
年了，没有什么能取代这份爱好和
乐趣。

这些年，全国的地方戏曲纷纷
陷入困境，举步维艰，然而我从莲
园里的简陋的“舞台”，至少看到了
淮剧生存下去的希望。在这里，淮
剧依然为那么多戏迷喜闻乐见。也
偶遇年轻时尚一族来凑热闹，日复
一日受到濡染，竟会有板有眼地哼
唱几句。假如省市淮剧团肯把老百
姓的文化娱乐挂在心上，放下架子
走基层，淮戏一定能薪火相传，发
扬光大。
我喜欢莲园，因为这座朴素的

小园子，装有寻常百姓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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